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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上午，我接到所里电话通知：“所里要抽调几名有经

验的律师前往河北，专门为孙大午调查取证，为期三天，今

天晚上就动身，你有没有时间？”我看了看明后天的日程安

排，作了一下调整，便答应下来。孙大午是全国闻名的民营

企业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大

午学校校长。是新型的农民领袖，三农问题的专家，资产过

亿。大午集团公司则是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

因大午集团公司及本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于2003年7

月5日被捕。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

受到广泛关注，网上更是炒得沸沸扬扬。孙大午究竟构不构

成犯罪？全国闻名企业家，业绩裴然，怎么竟成为阶下囚？

是孙大午违反了法律，还是当地政府在整治孙大午？一时间

风云铺天盖地，人们纷纷猜测，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撰文呼吁

“救救孙大午”，当地政府如临大敌，高度敏感和紧张。晚

上，我们乘着浓浓的夜色，驱车直奔河北徐水。一行人当中

，有我、顾律师、王律师、实习律师小周以及辩护人张律师

。大午公司有自己的宾馆，名叫大午宾馆。夜色沉沉，时间

早已进入深夜。我们来到大午宾馆准备入住。敲了半天门，

还是没人来开门。咦，怎么回事？已经来过多次的张律师感

觉出了异样。门终于开了，原来县里向大午公司派驻了工作

组，工作组已进驻大午宾馆。可能需要请示吧，我们在一楼

大厅登记等待的时间似乎特别长。深秋的夜晚，阵阵寒意袭



来，我直觉得两腿发凉，身体禁不住有点瑟瑟发抖。进入大

午集团公司清晨8点多，我们来到大午公司，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整齐的平房和宽大的院子，干净的院子里停放着几辆汽

车，远处还零星地堆放着几堆玉米，偶而有三、二人进进出

出，似乎在忙着什么。站在院子当中，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

，感觉特别舒适，我呼吸着新鲜空气，注视着眼前的景况，

感觉到了冷落和萧条。环顾四周，我想竭力搜索大午公司曾

经拥有过的辉煌与繁荣。忽然，远处电线杆上端的标牌上的

几行字深深吸引了我。是谁写的，这么富有哲理，仔细一看

，落款是孙大午。再往四周瞧瞧，一些墙壁上也有类似文字

，经询问才知这是孙大午语录。孙大午语录构成了大午公司

一道亮丽的风景。孙大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些语

录真的出自他手吗？我心里有了想见见孙大午的欲望。在办

公室接待我们的是大午公司总经理刘平和三午媳妇周某。刘

平是孙大午的外甥女，看上去顶多30岁，高高的个头，人挺

精干，只是脸色显得憔悴和疲惫。三午媳妇周某，人称周处

长，个头稍矮，但性格直率，快言快语。大午、二午、三午

三兄弟均被逮捕，大午媳妇在逃，当家的就剩下女人了，我

的心里又一次感到凄凉和悲哀。忽喇喇似大厦倾，曾叱咤风

云的民营企业怎么会落得如此结局？这时，朱、许两位辩护

律师也赶到大午公司。可以看出，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两位

女当家的振作起来。调查取证遇到阻力大午公司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款1400多万，存款人数涉及500多人，他们分散在附近

的各个村庄，他们能否同意接受律师调查是个未知数。还有

一些参与吸收公众存款的大午公司主要工作人员，他们基本

上都呆在家里，但这些人因部分被警方传讯过，有的甚至采



取过强制措施，心理特别紧张，能否同意接受调查更是未知

数。另外，村里会不会进行干涉？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分别

行动，一部分去调查存款人，一部分调查内部工作人员。顾

律师、王律师和我去丁庄，张律师、许律师和小周去别的村

庄。车子行驶在乡间的土路上。前面就是丁庄了。忽然，我

们注意到前面的路上站了一些人，车子驶近时，他们向我们

挥手示意停车，是丁庄的村民，王律师跳下车去同他们交涉

，要求放我们进村。我和顾律师在车里静静地观察动静。显

然，他们都知道孙大午的案子，也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律师

，交涉一阵，没有结果。在车上我拿出律师调查专用介绍信

，填完后跳下车子，交给了一个领头的村民。他看了看介绍

信，改变了刚才的强硬态度，开始犹豫起来。我则进一步做

他的工作“如果你们不放心，我们可以到村委会去询问证人

，你们在场。”他同意了。在村委员会，虽然来了几个证人

，他们都在大午公司存过款，但他们说话犹犹豫豫，有的在

调查笔录上签完名后又找借口将笔录要走，再不回来，显然

他们内心有压力。后来又进来一些人，他们议论着大午公司

，猜测着结果，人声嘈杂。经过研究，我们改变了调查方法

。晚上，在夜幕的笼罩下，我们悄悄来到高林村。天空星星

点点，高林村显得十分寂静，我们打着手电，在向导的带领

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证人家。比起白天的情况，证人

显得轻松自然多了，我们心里也踏实许多。“喂，你们是干

什么的？”当我们在走访第四家时，一个声音厉声喝住了我

们。“完了，又遇到麻烦了”，黑暗中走出一个身材高大魁

梧的中年男子，他将我们请进村委会，履行登记手续。当我

们走出村委会大院的时候，已是人们睡觉的时候了，村里更



加漆黑，天上的星星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申庄出事10月16

日上午，我和顾律师两人前往白塔铺村向存款村民调查取证

。我们到达白塔铺村委会后，高林村镇党委书记范振中也来

到这里，是视察村里工作还是关注我们？不得而知。于是我

和范书记有了第一次接触。之前，其他律师因为调查取证问

题曾找过范书记，反映村里一些人干涉、阻碍律师调查工作

，但不欢而散。范书记个头不高，皮肤较白，神色略显疲倦

，但看起来仍精神、机智。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一些律师

行为的不满，认为律师调查不能影响社会安定。同时向我表

明支持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离开白塔铺村委会时，我要取了

范书记手机号。下午我和顾律师前往申庄继续调查取证。我

们的车刚到村口，就被一位年长者拦住，这位年长者操着浓

重的口音，态度十分强硬，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村。我们只

好退出来，绕到另一路口，试图进去。然而，这里已有五、

六人在等待我们。他们并没阻拦我们，其中一高个引路，将

我们带进村里，我们跟在后面。但我们并没有被带进村委会

，而是被带入村卫生所，在那里我们被要求量体温，以检查

有无非典，我们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我们争辩着，但毫无作

用，转念一想，量完体温后能让我们向一些存款者了解情况

，也算没白来。于是我们解开扣子，将体温表放入腋下。这

时，那个高个骑车向前，一转弯不见了。时间到了，拿出体

温表，体温正常，这下没有理由再阻拦我们了吧？那高个已

经回来，不同意我们继续往前走，“体温不是正常吗，为什

么不让我们调查？”“体温要不正常，我们现在就对你们采

取措施了，你们也不可能进村。”“那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

调查？”“我是在执行任务。”“执行谁的任务？”“这你



别管，”“那我们到村委会去。”“可以。”我们来到村委

会，村委会空无一人，成了实实在在的空城。我们问那高个

要村支书的电话，回答“不知道”。我和顾律师退出了村子

，来到公路上商量着办法，一辆摩托车在不远处尾随着我们

。面前这种情况，已不能够再进村里调查了，我们完全可以

回去交差了。怎么办？回去很简单，但任务没完成，两天来

，我们接触的存款人寥寥无几。看看表，已经是4点多了。我

们的车又一次驶进了村子。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这次进入是

个错误决定。当我们驶进村口时，只见道路两旁都站了一些

人，路被挤得更加狭窄。车慢慢驶进，前面站着两个人，年

青人挥手示意停车，旁观的人也开始围观车子。我轻轻推开

车门，这时一个姑娘骑车经过，车门将她的车把撞了一下，

姑娘晃了一下，继续向前驶去。“停下，停下”，一个尖厉

的女人声音在后面喊叫着，那姑娘停了下来，“撞哪了，撞

哪了？”那女人约有30多岁，中等个头，她跑过来拉住姑娘

来到我跟前，“你把人撞了，得给人看病。”“对不起，只

是车门撞了一下车把，并没撞着人，”那女人抓住姑娘的手

，问“是不是撞手了，疼不疼？”姑娘低头不语，这时四周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拦我们车子的那两个年轻人已不知去向

，最先阻拦我们不让我们进村的那个老者也来到我们跟前，

指着我大声斥责，而尾随我们后面的那个骑摩托车的男子，

兴高采烈，来回跑着，“撞人了，撞人了！”“你必须给看

病，否则就别想走。”中年女人带领着不明真相的人们。怎

么办？人们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在这偏僻的乡村，我们孤

立无援。我掏出手机，与范书记联系，范书记告诉我他在县

里开会，现在过不来，同时告诉我先找一个管治安的人。时



间不等人，那女人带领几人紧逼我们不放，外面是围观的群

众。我被围困在医院“不去医院，我们恐怕是脱不了身的”

，我思忖着，“顾律师，你带姑娘去医院，我留下”，“不

，我留下”，因年青女人及那个老者带领几人一直在指责我

，顾律师怕我留下会吃亏，坚持我去医院，而他留下面对众

人。女人和姑娘上了我们的车，车子按照女人的要求向县医

院疾驶而来。医院已经下班了，走廊里几乎空无一人。我们

挂了急诊，姑娘的手立刻拍了片子。天已开始黑了下来，我

在走廊里焦急的等待结果，那女人则在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地

方不停地拔打手机。结果终于出来了：“未见异常”。我和

姑娘出了走廊向外面走去，而那女人却不见了。姑娘到处喊

着“姐”，“姐”。我也在用目光四处搜寻，司机已把车停

在医院内的门口。当我们离车不远的时候，那女人突然从旁

边的黑暗里跑过来，厉声喊着“不能走，你们不能走”。我

预感的事终于发生了。“孩子父母马上就到，你们不能走。

”“片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不能走，孩子父亲马

上就到”。“咱们回去再说不一样吗？”“不行”。那女人

冲到车头前拦住车子，告诉我，“你可以走，但车不能走”

。车是大午公司的车，我怎么能撇下大午公子的车而一人走

呢？女人的目的已经显而易见。不知何时，天已彻底黑了下

来。顾律师的电话打来了，他仍然在出事现场，不能脱身。

我焦急万分，想着所里其他律师和大午公司现在一定正想办

法营救我们。我和女人、姑娘又回到门诊楼等待姑娘父亲的

到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来了

，来了，”那女人喊了起来，我向门口望去，只见几个人急

匆匆地奔进医院的大门，大门距门诊楼除了一块场地外，还



有二、三十级的台阶，有两人冲在前面，他们噔噔噔地迈过

台阶，向我们这边奔来，为首的中年人身材结实，个头不高

，稍胖。后面跟着个矮个子老者。还没走到跟前，中年人就

高声喝问：“是谁撞的？是谁撞的？谁是司机？”他一把抓

住司机领口，就要打。司机还是个孩子，最多18岁，是大午

公司的员工。瘦小的身材，他怎能经得住殴打？我立刻上前

：“这与司机没关系，是我推车门撞的”。中年人把头转向

我，大概看我穿的西装革履，没有动手。喝道“先住院看病

再说”，“检查了，没事，不用住院”，我语气平静，手里

拿着报告单，“手没事，但吓着怎么办？”“车门碰了一下

自行车车把，怎么会吓着？”中年人哑了，跟在中年人旁边

的矮个子老者一直没说话，这时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领口“

你交钱住院不？”他右手张开着，恶狠狠地要扇人。四目对

视，只见老者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额上青筋突起，眼睛

圆睁。“咱听医生的，医生说需要住院，咱就住院”，我语

气平静地告诉老者。一群人吵吵嚷嚷地来到医生门诊室，医

生不置可否：“你们自己到外面商量去。”我们来到外面，

老者又一次抓住我的领口，“你交钱住院不？”他右手已张

开，已急不可耐，倒是那个中年人拉了他一把。围观的人已

达到数十人，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手机已经没有

电了，我用司机的手机抓紧与张律师和范书记联系，张律师

“正在想办法”，范书记说“一会儿就到”。老者不停地抢

我的手机，将我往医院里面拽，其他人也抓我的胳膊，扯我

的衣服。西服歪了，领带夹坏了，后来发现里面的薄毛衣也

被撕坏。律师们在外面营救得怎样了？顾律师是否脱离现场

？几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在推攘着我，老者不时抢我的手机。



把手机递给司机，叫他联系。“孩子被吓着了，急需住院，

你说住院不？”老者揪住我的衣领，又一次声嘶力竭地喊着

，因人多现场混乱，我早已不知姑娘去了哪里。这时司机挤

进人群，告诉我说某律师说他抽不开身来不了。闻听此言，

我不禁失声哭了。要过手机，在人们的推攘下，我又一次接

通了范书记的手机。范书记救我出重围大约晚上9：00左右的

时候，范书记的车子驶进大门，这时我已被围困二个多小时

。谁也没注意到范书记车子的到来。范书记疾步上前，一把

拉起我就朝大门口跑去。包围的人一愣，旋即紧紧追赶我们

，围观的群众呼啦一下子就朝医院大门涌去。在范书记的车

前，一人抓住了范书记的衣服，范书记迅速地推了我一把“

你赶紧走，这里有我”，范书记的出现，将众人的目光全部

吸引过去，人们把我暂时忘记，二、三人抓住了范书记胳膊

和衣服。不好，范书记有危险“，我立刻转回身体，紧紧跟

着范书记，并告诉众人这事与范书记无关。就在范书记解救

我的时候，司机的父亲已经赶到，成功地将儿子接回，并将

大午公司的车开走。范书记向众人拍着胸脯“我是咱徐水人

，请相信我，先叫律师走，这事一定会解决的。”“不行，

先交钱住院”，为首的中年人抓着范书记的衣服“你可别给

咱徐水人丢脸”，我听着这话真替范书记为难，而另外一青

年，醉熏熏地几次冲上来要打范书记。当范书记送我回到大

午宾馆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向范书记表示感谢，

范书记谦虚地说：“大午公司为营救你做了许多工作，是大

午公司营救了你”。见我平安回来，其他律师也都异常兴奋

，顾律师也已经回来，张律师仍在大午公司，大家激动地紧

紧相拥。原来大家当时都在大午公司想方设法营救我们。就



在我回来后不久，得知大午公司已将姑娘父亲接到医院，准

备接姑娘回家（注：晚上去医院围困我的人中并无孩子父亲

）。我被自己人误解第二天早晨，我们按计划继续到其它村

里调查取证。动身之前，范书记打来电话，说要和几位村民

一起来大午集团公司调解昨天之事，我答应等他。半个小时

过去了，他还没有到。工作不能耽误，我上了等候在院里的

车出发了。车子开出十多分钟后，范书记打来电话，说他已

到达大午宾馆。我回去不回去？同行人员有人劝我不要下车

，可我一想起昨天他在众人面前拍过胸脯，心里就如同针扎

一样，我能让他“丢徐水人的脸”吗？他的后面是“徐水人

”啊？犹豫片刻，我决定回去，因为车里还有两位律师，他

们完全能胜任工作。坐在前面的三午媳妇周处长有些不耐烦

了，“要下去，就赶紧下去，一会儿前面又有人盯上了”，

语气显得生硬，令人难以接受。我默默地下车，独自一人往

回走去，走了一阵回头望望，我们的车已渐渐消失在远方。

范书记已在大午宾馆等候一会儿了，同来的还有昨晚的那个

女人及瘦得皮包骨头的老者。刘平总经理及大午集团公司临

时董事长孙萌也来到宾馆，孙萌是孙大午的儿子，人长得稍

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萌。对方要求大午公司赔偿一千元

，我根本不同意，一是与大午公司无关，二是要论个是非曲

直。事情最后以我给对方300元而调解结束，当然了是大午公

司替我出的钱。调解结束走出大午宾馆的时候，已是中午吃

饭时间，真没想到会耽误这么长时间。范书记客气地邀请我

一起吃饭，我问刘平去不去，想让他一起去。刘平摇摇头，

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表情，说公司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我犹

豫了一下，上了范书记的车。隔着车窗玻璃，望着刘平远去



的背影，她刚才的眼神及表情又浮现在眼前，我真后悔刚才

没拒绝范书记的邀请。饭馆座落在马路旁边，周围都是田地

，显出浓浓的乡村气息。走进饭馆，里面人还不少，其中旁

边一张桌子的人见我们进来，纷纷站起来和范书记打着招呼

，范书记向我介绍了一下，好象是工作组的人员。我们选择

了里面一张桌子坐下来。吃饭中间，范书记问我：“你跟我

在一起吃饭，大午公司会不会生气？”我挺起胸膛，“应该

不会，因为我是公开来的，再说我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树正不怕影子斜”。范书记点点头，“下午你们准

备去哪？”“嗯，这个还没决定，因为我们是临时研究确定

”。“不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合法吗？”我意识到这话是

针对我们而言，不紧不慢地解释“是合法的⋯⋯”。吃饭间

，范书记还谈到农村的形势，谈了农村群众工作的复杂性和

难度，也谈了党的干部，他承认有极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在群

众中的威信，我感到了他肩上的重担和责任。接着，他又谈

到自己，他有些伤感地说，不管群众怎样骂他，他都能接受

，就是骂娘坚决不干，因为一年365天，他没有在家孝敬母亲

，不能让母亲替他挨骂。通过交谈，我们彼此有了进一步了

解。这时我向范书记提出，虽然大午公司涉嫌犯罪，但要依

法保护大午公司财产，不可以破坏大午公司财产及干扰大午

公司正常经营，因为有人说政府要把大午学校卖掉，以还群

众存款，据说卖3000万元。范书记郑重地点点头。事后得知

，在我吃饭时，同行律师有人在大午公司开玩笑地说我是“

叛徒”。大约2点，我回到大午公司，律师都已调查取证去了

，办公室只有临时董事长孙萌和总经理刘平。 见我回来，孙

萌有些不太高兴，“你回来了？”言语里透出冷淡，“嗯”



，我坐了下来，“范书记问你什么没有？”“没有”，屋里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空气有些令人窒息。稍停，孙萌说：“

他们都出去了，你今天什么都没做，今天的律师费就不给你

了，你看行不？”“没关系，你看着办吧。”过了一会儿，

我问还有什么调查取证工作需要我做没有？刘平和孙萌出去

商量了，一会儿刘平进来，“现在只剩下你一人了，那就辛

苦你自己去一趟马庄，行不？而且车也没有了，你坐摩托车

去”，“行”。意外收获在马庄，我按照名单所列的证人名

字展开调查。当调查到第二位证人时，这位上了年纪，头发

灰白的老者正在家门口干活，他不仅不接受调查，而且还反

问我来村里调查经过村委会同意没有？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

果，就走开去寻找其他证人，而这位老者却固执地跟在我后

面，要求我先去村委会。我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大踏步地

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看，老者已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去。他是不是去村委会了？我加快了调查速度，生怕一会儿

又有人来干扰。谁知，一连调查了十几个证人，并没有遇到

任何干扰，还真顺利。证人有说有笑。转眼就到六点了，我

已调查十五、六个证人了。在大午公司，其他律师看见我拿

着的调查材料，比大家半天调查的多得多时，都很奇怪，原

来今天上午他们刚刚去过马庄，受到了干扰，调查没有取得

进展。后来当我回到北京时，才知道我在马庄调查时，范书

记当时就知道。尾声三天的调查取证结结束了，但河北徐水

的丁庄、白塔铺村、申庄、马庄等地的名字连同范振中、大

午公司、刘平等人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夜色中我们

离开大午公司。车子徐徐启动，窗外，刘平、三午媳妇及大

午公司几位工作人员向我们挥手致意。之前，在我们吃晚饭



时，孙大午老母亲也曾专门来看望我们。车子缓缓驶去大午

公司，行驶在河北大地。一星期后，徐水县法院公开审理大

午集团公司及孙大午非法及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判处孙大午

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孙大午被当庭释放。编辑：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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